
等声琴努萦侥洛衫
王联

妙专娜鱿赴其路
年 月

,

我应美国
“

风潮
”

音乐

公司之邀
,

赴美录制古筝演奏专样
。

在我

术生涯中
,

曹到过东郁朝鲜和 日本
,

也曹横跨欧亚大险去法国参加 国

际民间艺术节 而这次则是飞越浩瀚的

洋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美丽的海

滨城市—圣塔
巴巴拉

。

录音地点是在一座大教堂里
。

教堂

安装 了一只麦克风
,

旁边的小及里

放 着一台颇为原始的大盘录音机

乐监制王先生向我介绍 了录音师凯维

机维在美国录音界名声很响
,

他首两次

获得美国录高音乐奖—格莱美奖
。

能与

这样的大师合作
,

是很幸运的
。

奴维人才民

和善
,

他十分衬心地向我讲解了他的录音

方式 用直观地白描手法
,

利用教堂的自

响
,

不加任何流响和修饰
,

采集音乐

的声青
,

有人将此称作
“

世界音乐
”。

录青是产格的
,

胶带不能重复使用
,

求乐曲录制一次完成
。

知果第一遮未

好
,

胶带就度掉
,

奴雄甚至不允许返回

这次赴美录专样
,

改变了我的生活

进程
。

与美国艺术家的合作及一 系列的

观摩学习
,

使我眼界大开
,

受益良多
。

我

的古筝演奏也得到 了美国艺术家和各界

人士的充分肯定
。

特别是
,

通过调查
,

我

发现教授古筝演奏技法在美国很有市

场
。

许多美国人对古筝这一有着两千多

年历 史且被中国古人芬为样声之祖
、

万

乐之师的中国古典乐器
,

感到十分奇妙
,

非常想学习
。

曹有美国人专程赴中国大

陆学习古手
。

我在美国差不 多每次演出

之后
,

都有人询问能否教他 她 学筝
。

于

是
,

在美国友人的再三挽留下
,

我萌发了

留美教授古争的念头
。

我的工作申请顺

利地得到美国有关方面批准
。

朋友们为我获准留美工作向我举杯

祝贺
,

而在那一刻我想到的是
,

今后我要

努力向美国人民介绍和传播中国的古典

音乐文化
。

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
,

音乐能

把人类溶为一体
。

我要用音乐艺术和东

方美德将 自己塑造成为中国丈化使者
,

让美国人民通过我和古拳艺术 了解中

国
,

喜欢中国
。

听一遮
。

为了进开外界的嗓音
,

录音通常

在下半夜进行
。

经过大家协力合作
,

录音
美日人听《临妄遗恨》掉泪了

取得圈满成功 我定居在美国的第三大城市风光明

姗的洛衫矶
。

跟我学拳者有几十人
,

多数

为华裔
,

也有美国人
。

年铃老少嘴有
,

其

中还有夫妻俩同时来学的
。

有人说美国

人徽散
,

不能专注于一件事情
,

以我对学

生的观察
,

此说不准
。

他们学拳都很用

心
,

练得很努力
。

当然
,

我也注意因人施

教
,

讲究方法
。

授课之外 录开心的亨情就是参加

演出
。

我觉得多演出多交流
,

有利于触入

美国社会
。

一次
,

美国的一个文化研究会请我

去演出
,

同台状艺的还有美国著名 的歌

唱家和钥琴演奏家
。

这个研究会的负责

人对中国丈化很有研究
。

她希望我能在

晚会上朝诵中国古代诗歌《木兰辞 》
。

花

木兰在美国有一定的知名度
。

迪斯尼乐

因里有花木兰塑像
。

花木兰的故事被制

成动画片在全美播放
,

收视率非常高
。

研

究会负责人将《木兰辞》的英文本发给场

内观众
,

又特意准备了一份中文本让我

照念
。

我告诉她这首诗我从小就会背诵
,

无禽照本念
。

于是
,

在音乐的伴奏下
,

我

从
“

仲仰复呻脚
,

木兰当户织
”

开始
,

直到
“

双兔传地走
,

安能并我是雄雌
”

句

字
,

抑扬顿独
,

朗朗吟来
。

尔后
,

我又

用英丈向观众讲解了这首诗讲迷的故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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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中国古诗的特征
。

我的朗诵和讲解
,

博

得观众热烈的掌声
。

接下来
,

我为观众演奏了著名作曲

家何占录先生创作的古筝协奏曲 《临安

遗恨 》
,

一位华人艺术家用钢琴为我伴

奏
。

这个作品描写的是中国宋朝民族英

雄岳飞 的戎马生涯
,

以其结构严谨
,

对比

鲜明
,

气势磅礴 而 受到众 多筝家的推

崇
。

我在表现岳家军作战情景时
,

运用 多

种技法模拟号炮马蹄之声
,

淋漓尽致地

展示 出铁漪驰骋
,

万 军厮杀的壮 阔场

面
。

随看故事的恶剧性发展
,

我通过沉郁

哀怨的音调和妻凉悲切的旋律
,

情景交

融地刻化了击武穆精忠报国含恨而死的

悲壮形象
。

我原以为美国人对我演奏的

中国历 史题材音乐作品 不会很理解
,

也

就是听热闹而 已
,

万没想到一曲终了
,

观

众全体起立掌声雷动
。

站在第一排的那位

负责人竟感动得掉下 了眼泪
。

前加州副州

长
、

国会议员达摩利先生走上舞台向我祝

贫演出成功
,

并与我合影留念
。

后来有人

告诉我
,

主办者还把演出的录影带送给了

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拉普旭先生观看
。

在与美国人的接触中
,

我发觉有不

少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很浅淡甚至扭

曲
。

在以往某种宣传的作用下
,

不 少美国

人认为中国贫困
、

饥俄
、

落后
、

愚昧
。

中国

艺术家的 良好修养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古

典音乐
,

使许多美国人如梦初醒
,

从旧有

成见中摆脱出来
,

开始注意中国的悠久

历 史和灿烂文化及经济建设
。

有好几个

美国人向我表示要到中国看一看
。

错
,

密如蛛网
,

路面宽阔
,

交通秋序井

然
。

高速公路沿途都有设施完备的生活

区
,

特别方便
。

你在美国商店 不 管买什 么 东西
,

如

果不合意
,

只要不破损 不超过规定时间

两周或一个月
,

都可以退换
,

店家绝不

刁难
。

美国人的文明程度普遮较高
。

在公共

场所里
,

如果空间比较小
,

当有人要从你

身边过时
,

他会很礼貌地说声时不起
,

意

思是我可以过去吗 绝不会不打招呼硬挤

过去
。
当你在陌生的地方问路时

,

经常会

有人热情地把你送到你所要去的地方
。

美国的法律很严格
,

规定也很具

体
。

在超市里
,

如果你偷拿一支笔
,

被发

现后会将你拘留
,

直至送上法庭
。

朋友告

诉我
,

在美国任何一件小事
,

都可能上法

庭
。
比如一个人家的树

,

树枝伸展到邻居

的院子里
,

树枝挡 了人家的阳光
,

落叶弄

脏 了人家的地方
。

那 么
,

郁居就会起诉

你
。

法院会判你在几 日内修剪好树枝
,

否

则就会罚你款
。

在美国
,

如果去朋友家一定要事先

打电话约定
,

主人同意才能去
。

到别人

家
,

未经允许
,

脚不能踏进门里
。

就是邮

差送信
,

也不能路进门里一步
。

因为未经

允许玲进别人家门
,

主人有权开枪射击
,

属于 自卫
,

无罪
。

美国的法制 虽然 比较健全
,

但弊端

也比较突出
。

特别是枪支泛滥
,

使人无安

全感
。

甚至连中小学校
,

也不时发生枪击

命案
。

有一个初中生
,

仅仅因为老师批评

他几句
,

就回家拿来手枪
,

将老师打死
。

尽管枪击惨案经常发生
,

可是国会的禁

枪法案就是通不过
。

其原 因就是有钱人

要用枪保护 自己
。

所以
,

美国的某些法律

是为有钱人制定的
。

琼花的祝希娟
。

当然
,

她不是沈阳人
。

大家来美国的时间有长有短
,

每个

人的情况和考虑也各不相同
,

处境也不

尽一样
。

但有些东西是相似的
,

至 少

样三点 一是大家都很拼搏
,

都想尽

得好一点
,

以 不 负家乡亲友期望 二是思

念家乡和亲人 关心 家乡建设
,

愿意

乡尽点绵薄之力 三是都有强烈的

情结
。

沈阳老 乡难得一聚
,

但聚到一起就

难免 乡情洋溢
。

记得去年春天在洛杉矶

成立 东北 同乡会时
,

与会的几十位沈阳

人一起上 台齐唱《沈阳 我们的故 乡》

少人一边唱一边擦眼泪
。

沈阳老 乡聚到一起
,

除 了怀 旧 就是

互通家乡信息
。

每当家乡有考察团来时

我们都积极参加欢迎和接待工作
。

我 由于经 常参加演 出和社会活动

结识 了许 多美国朋友
,

他们有许 多重要

活动都拉我去参加
。

象总统候选人

什的竞选活动和副总统候选人戈尔的竟

选活动等等
。

他们还介绍一些重要人

给我认识
,

象美国与中国进行 谈

的代表团团长 的高级顾 问
,

赴美访 问的

中非共和 国总统和经济部长
,

特立尼达

多巴哥等国驻美的顾 问等
。

许多美

友热衷于发展 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和经贸

往来
。

我也将沈 阳市一些经济项 目推介

给他们
。

说到爱国心
,

最集中地表现在祖国

统一 问题上
。

台湾民进党上台后
,

从中国

大陆去美的人士都特别关注台海局势的

变化
,

时台独分子深恶痛绝
。

我接触到的

文明 及 其变异
来美国已经两年多了

。

色彩纷呈
、

光

怪陆离的美国社会
,

给人以喜忧兼有的

复合感受
。

美国是一个有着现代文明和科技高

度发达的国家
。

它的旅游业
、

金融业和服

务业都相 当完善
。

比如从加 州到华盛

顿
。

你 只需在动身前给华盛顿的租车公

司挂个电话仃车
,

你一下飞机
,

出租车公

司的接站车就会把你接到租车的地方
。

办好手续后
,

你就可以把车开走了
,

租金

也不高
。

这既可免去朋友接送的麻烦
,

也

便于开车随意观光
。

美国的交通非常发达
。

道路纵横交

不 少台湾人也不赞成台湾独立
,

特别

老一代的人
。

他们说
“

分裂没好处
,

打

威们钓 中回心

有人统计
,

近 年来
,

从中国大陆

到美国的就有 多万人
。

在洛杉矶一

个城市
,

据说光咱们沈阳人就有 万多

人
。

究竟有没有那么多
,

我说不清楚
,

但我

在这里见到了不少熟人
。

拿文艺界人士来

说
,

有装晓云
、

马太萤
、

刘洪生
,

还有沈阳

音乐学院的几位艺术家
。

我还在一次朋友

聚会上遇见在电影 《红色娘子军》中扮演

没好处
,

都是中国人
。 ”

但也有少数台湾

人主张台独
,

在一次聚会上
,

就有一个台

湾人说他不是 中国人是 台湾人
,

还说台

湾归 日本归美国都没关系
,

就是不能归

大陆
,

活脱脱一副汉奸相
。

这时候
,

大陆

去的人就针锋相对跟他辩论
。

有一个台

湾人说
,

其实大陆民众都不赞成打台湾

话音未落
,

就有一个大陆人站起来说

湾要宣布独立就得打
,

打起来
,

我马上回

去报名参军

说来说去
,

还是张明敏唱的那样

管怎样也改变不 了我的中国心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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